
黄梅戏老五朵金花影响

力很大，安徽黄梅戏剧院院

长蒋建国认为，促进黄梅戏

新人的尽快发展，以前讲陈

小芳是小严凤英，那么通过

全省组织大赛的方式是不是

可以推出新五朵金花？

2006年6月6日，黄梅

戏新“五朵金花”评选在合肥

长江剧院揭开盖头，当时在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何云、

程小君，安庆再芬黄梅艺术

剧院的王琴，安庆黄梅剧院

一团的吴美莲，马鞍山市黄

梅戏剧团的仝婷成为新“五

朵金花”。

“实践证明，现在很多人

都知道小五朵金花，不论是

每个院团，出去演出都有一

个名牌——新世纪五朵金

花。”江松阳说。

作为黄梅戏的新名片和

中坚力量，何云五个人身上

肩负了更多的是责任，更多

的是创新力和突破感，“我们

和五朵金花有没有可比性？”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

人到剧院看黄梅戏。”

“现在不愿多提五朵金花，其中四个人都在外省，只有吴亚玲老师还留在院里。”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副院长江松阳，更愿意谈新五朵金花的故事。

不仅仅是江松阳，五朵金花的老师——80岁的安徽省老艺术家丁俊美在被提出关

于五朵金花的采访要求时，以自己年龄太大为由婉拒采访。

聚散、兴衰，“五朵金花”红极一时，现在又已然成为历史，尘封在当事者的内心

深处，浓烈且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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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黄梅戏人才青黄不接断档，

演员队伍老化，后备人才不足备受指责，

而地方戏曲如东北二人转的大红大紫，都

在给各地的地方戏提出拷问，是演出市场

萎缩，还是没有开发好市场？

安徽黄梅戏剧院副院长江松阳认为，黄

梅戏和二人转这两个是没办法相比的，你到

高档餐厅吃海鲜，没有多少人，但是你要去

外面大排档，你看全是人，生意好的不得了，

那是高档餐厅的环境不好？菜肴不行？并

不是贬低二人转，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没

有办法相比的，这和地域文化有关系。

但现在打造一个卖座，叫得响，观众

又喜欢的好戏，能够达到《天仙配》、《女驸

马》那样的传播力度，现在是不可能的。

江松阳说：“黄梅戏红的时代，是因为

文化生活太贫乏，除了看电影去戏院看

戏，现在呢？平面媒体、网络……现在的

年轻人不一定愿意到电影院去看你的戏，

坐在家里什么都有了，那时候的人需要追

求，人单纯，《天仙配》有人看了十几场，看

完以后到大树底下等着，说不定就能等到

七仙女来。”

现在是企业，有什么好的待遇？一个

新进的普通演员，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块钱。

目前，学生的培养，剧院招生都成问

题，省黄梅戏剧院现在是根本就招不满，

比如要招40个员工，结果来的根本就不够

40人，选材就成了问题。

安庆的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教

务处主任潘文格说，由于安徽省艺校近期

黄梅戏班基本不招生了，近两年学院招生

还不错，今年招生高职50多人，中职有近

两百人，就业情况还不错。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如今的戏曲

班招生都不太好，学生出来以后就去干别

的，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安徽黄梅戏剧院

院长助理王成说。

谁人窗外唱黄梅？梦到残更醒一回
从“五朵金花”到“小五朵金花”：

黄梅戏追梦人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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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新五朵金花时，江松阳更多

的是提及何云。

“从2006年被评为新五朵金花，也

就几年的时间。”

除了十八大党代表的身份，何云还

有更多的头衔，国家一级演员……

但现实中的何云却谦逊、低调，不

失活泼。

1995年，何云从安徽省艺校毕业，

回到家乡青阳县黄梅剧团跑了六年的

龙套，这期间她饱尝艰辛。

2001年，省黄梅戏剧院将院里的年

轻苗子和艺校刚毕业的学员一起组建

了小梅花剧团，她得以抓住机遇，一飞

冲天。

何云觉得自己比较自卑，在生活中

是很普通的一个人，而在演出的时候能

够找到自信，自己的价值也能够体现出

来。

作为新五朵金花，她一直都在努力

想跟上马兰、吴亚玲老师的艺术造诣，

有这样的机会平台并取得这样的称号，

悬殊太大了。

何云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兰

五个人各有各的抱负，也许在剧院施展

不开，也有一些特别的因素，出去闯荡，

打开了一片天地。”

何云认为，需要静下心来做真正的

艺术。现在的社会文化比较快，从学校

出来的时候，功底也不是特别扎实，有的

演员可能会有机会去演出，有的演员可

能就很普通，而马兰的那个年代比较单

纯，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但观众有一种精神追求，还是要坚

持，不能让黄梅戏精品文化流失。在全

国，黄梅戏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可众口

难调，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黄梅

戏，很多创新都应该在保留传统的基础

上向这个方向发展。

马鞍山市艺术剧院副院长兼黄梅戏

艺术团长，在新五朵金花里，仝婷的领

导职务让人侧目。

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后，马鞍山的

几个剧院进行整合，多劳多得在提升员

工积极性外，一些演出人员可以多方配

合达到更好的效果。

大型古代神话剧《千羽锦》开场时，

仝婷的仙鹤舞令人耳目一新，舞蹈演员

的配合美化了视觉效果，青春靓丽的感

觉改变了黄梅戏的“老龄化”概念。

仝婷的观念更偏向于创新，戏剧

不可能像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么流

行，似乎都是老年人在看，怎样能让更

多的年轻人喜欢，把年轻人引到剧院

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会有更多的创新

的东西出来，比如《千羽锦》就吸引了

很多年轻人，这也是未来黄梅戏的发

展方向。

黄梅戏剧团每年都有一百场的公益

演出，仝婷现在的角色和做演员时肯定

不一样，的确要分一些心，对于青年演

员的培养，影响不是太大，也没有太大

的压力。

“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至少我很

爱这个事业，小的时候听严凤英老师和

马兰、吴琼的磁带，后来去戏校学习，像

一份亲情一样，在我的血液中。五朵金

花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一批演员在黄梅

戏的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有些人会

问，小五朵金花和以前的五朵金花，有

没有可比性？这就是我们的动力。”仝

婷说。

B 新五朵金花：妙舞佳曲神飞扬

1980年，马兰、吴琼、杨俊、吴亚玲、袁

玫等五个人从艺校毕业分配到安徽省黄

梅戏剧院。

位处合肥市桐城路的安徽省黄梅戏

剧院当时很寂静，“路两边都是破房子，中

间路是坑坑洼洼的，到桐城路没有桥，就

是死水潭，水边全是芦苇，没人敢去。”江

松阳记忆明晰，现在的黄梅剧院已成为企

业，还有自己的3D影院。

1981年恰逢单位组织赴香港演出，也

是黄梅戏剧院第一次去香港演出。刚从

戏校分配来的学生，经过短时间的集中集

训便急赴香港演出。

1981年上半年刚刚被分配到黄梅剧

院的江松阳赶上了赴港机会。

“非常轰动，”江松阳的眼中闪过一丝

兴奋，“随后到各大城市巡演，之后再去北

京演出。”

那一阵子，黄梅戏热高涨，全国各大

媒体都进行了报道，随之就有了对马兰五

个人“五朵金花”的称谓。

这个称谓迅速传播开来，直至形成了

这个品牌。一提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五个

人。

“20多年过来了，当年的五朵金花现

在都40多岁了，需要传帮带，通过吴亚玲

的演出，对培养年轻人是有好处的。改企

以后，机制会很灵活，觉得别的地方有更

好的发展，去做做影视，想去哪干都是一

样的。”江松阳说。

1984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开始，马兰短

短的头发格子短裙，舞台形象突出，甫一登

场便深入人心，一直到后来的电视剧《严凤

英》，她把黄梅戏的美展示给观众，黄梅戏

马兰也成了五朵金花最响亮的名片。

和余秋雨结婚后，特别是为黄梅戏时

代特征的凸现，马兰始终在不遗余力地

尝试。

吴琼在“五朵金花”中是最小的，也是

公认唱功最好的，她声音委婉动听，能高

能低、能细能厚。

1992年，吴琼离开安徽调到北京中国

广播艺术团改唱黄梅歌，由此开发了她走

向歌坛的新路。

来到北京后，之后开办的黄梅戏工作

室俨然成了黄梅戏在北京的推广基地，在

推广过程中，吴琼深刻感受到，戏曲已经

处在边缘化的状态，“年轻人对你不关注，

只能在困境中求生存，不停地去摸索，不

停地接受市场的考验。”

袁玫曾在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袭

人，而为广大观众所知。

在电话那头，袁玫的声音沧桑而疲

倦，“刚刚下飞机，在大巴上，明天还有很

多的事情，后天再联系吧。”

离开安徽南下广州发展的袁玫从影

视演员到如今的制片人，尽管离开了黄梅

戏舞台，袁玫依然热爱黄梅戏，她说：“黄

梅戏在我后来走的艺术道路中发挥很大

作用。”

杨俊因工作调动，来到安徽邻省的湖

北，2009年1月，她调入湖北省地方戏曲

艺术剧院，现为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名誉院

长。杨俊终于找到了一个好题材，为抢占

土家文化高地，开创湖北黄梅戏新局面，

根据著名的湖北民歌《妹娃要过河》创作

一台反映凄美爱情的土家风情黄梅戏《妹

娃要过河》。

当年的“五朵金花”中，只有吴亚玲还

在安徽，坚守在传统黄梅戏的舞台上。在

许多编排的新戏里担任女主角，并频频在

电视画面上亮相。吴亚玲曾说“我历来遵

守的是顺其自然”。

2006 年马兰出走安徽，淡出黄梅

戏舞台，一时间媒体哗然，马兰丈夫

余秋雨抱怨“体制恩怨”，即便事情过

去 那 么 多 年 ，吴 亚 玲 仍 不 愿 再 提 往

事。

江松阳以吴亚玲排练较忙婉拒了记者

的采访。

吴亚玲是国家一级演员、安徽省政协

常委，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她

扮相俊美，气质温存，表演含蓄。尤其在

《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更是生动地体现

了她的表演风格。

吴亚玲在多个场合曾提及：黄梅戏需

要创新，但是黄梅戏也要回归。

仍坚守在黄梅戏舞台的蒋建国、吴亚

玲夫妇，只有在演出时或睹其尊容，往事

的是非，只能深掩心中。

1985年出生在湖北黄梅县的程小君，

12岁考取了湖北省艺术学校黄梅戏班，随

后就被选送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进行为

期三年的系统学习。

因为在《罗帕记》中的出彩表现，程小

君毕业后被留在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顺利的人生背后，是她刻苦的日常训练。

三年培训学习时，完全的封闭训练让

程小君几乎没有出过门，三年培训结束

时，15岁的程小君站在大门口发现四周一

切和三年前一样的陌生，在合肥呆了三年

也没分清东西南北。

程小君是一个很“文艺”的人，芭蕾舞

剧音乐剧话剧，通俗流行什么都爱一点。

“社会大环境在这，有很多种因素在

作用。”在谈到黄梅戏的发展时，程小君并

不愿多说，她承认，自己学了那么多年黄

梅戏，感情很深厚，离开一时半会儿也会

很留恋。

不过，她很崇敬马兰、吴亚玲等老师，学

校学了那么多年，舞台上有那么多年的经

验，那些功力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来磨练的。

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王琴刚刚结束

一天的排练，《半个月亮》即将在合肥大剧

院上演。从9月28号到10月2号有五场

演出，所以最近很忙，整个一天都在排练。

在匆忙之暇，王琴快人快语，忽闪的言语

中带着率直。

1995年从戏校毕业，因为种种原因，

王琴没能进入剧团工作，最终去了一家宾

馆上班，一待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里，王琴从没放弃过黄梅戏

这个梦，照样吊嗓子练功。

王琴从业快20年了，13岁就开始到

艺校学习，练功都是很苦的事情，每天重

复同样的动作。

更为传奇的是，王琴曾经为排《木兰

哭坟》中的跪戏，排戏结束时膝盖跪处全

是血，而第二天结痂又要再排，反复下来

几乎成了“血排”。

“就是因为喜欢唱。”

王琴坦承自己很喜欢黄梅戏，“旋律优

美，唱腔动听，说的也是普通话，大家都能

听的懂。作为安庆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作为小五朵金花的一员还是唱黄梅戏。”

虽然前些年黄梅戏市场各个方面都

不是很好，但也不是作为个人能够解决

的，她希望作为自己应该能够做好。

从《泪洒相思地》的“王怜娟”到《金钗

记》中的“黄秀英”、《女驸马》中的“冯素

珍”再到《郎对花姐对花》中的“梅霞”，吴

美莲有清秀高雅美誉。

1979年出生于芜湖南陵县的吴美莲，

1995年考入安徽省黄梅戏学校，现在安庆

的她正在筹备即将开幕的黄梅戏艺术节，

排练《浮生六记》剧目。

吴美莲谈起黄梅戏的演员，肯定要排

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剧目，韩再芬老师推动

新黄梅戏的发展，她这种尝试和创新的精

神很可贵，不改不行，改成歌剧那样的也

不行。

拿最好的东西给年轻观众，你的学历、

你的舞台、你的台词每个细节都在展现你

的整体，一张桌子三把椅子肯定是不行的。

“马兰那一代五朵金花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骄傲，也是黄梅戏的骄傲。不是不能

静下心来，总体来说现在不像以前，应该

说是在走下坡路。受这个时代的影响，作

为自己，从小都是很喜欢，至今我们也在

很认真地去做。”吴美莲提到自己的黄梅

戏时，激动不已。

“现在电视、网络都很发达，怎样能吸引

年轻人喜欢黄梅戏。作为一种责任，新五朵

金花应把黄梅戏传承下去。”吴美莲说。

A
五朵金花：十年一觉黄梅梦

全国巡演，“五朵金花”名满天下

纷飞外省，马兰吴琼们的冲力

坚定留守，吴亚玲的黄梅戏舞台

何云:努力做好自己

仝婷：黄梅戏像亲情融在我的血液中

程小君：即使离开一小会，也会很留恋

王琴：就是因为喜欢唱

吴美莲：做年轻人爱看的戏剧

黄梅戏：吃海鲜还是大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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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安庆是黄梅戏故乡，是中国黄梅戏发展基

地。黄梅戏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安

徽和安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安庆市在

成功举办五届黄梅戏艺术节的基础上，11月5

日至7日，第六届黄梅戏艺术节将盛大召开，

以“传承、创新、繁荣、和谐”为主题。重点包括

举办艺术节开(闭)幕式及文艺演出、新剧目展

演、民营院团调演、黄梅戏艺术回顾展、黄梅戏

频道开播、青年演员电视大赛、黄梅戏艺术论

坛等内容。

说到黄梅戏，让我们自然想到“五金花”，

她们身上，折射了黄梅戏的昨天与今天。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梅戏“五朵金花”的

马兰、吴亚玲，再到如今的“新五朵金花”何云、

仝婷，一代代黄梅戏人对艺术造诣的卓绝追

求，在遭遇现实和理想的碰撞时，或坚守舞台

力破瓶颈，或遁入他途另辟天地，引发媒体的

关注。

本报记者对话多名“金花”，记录黄梅戏追

梦人的当下状态，关注黄梅戏发展的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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